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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 
 

陈学明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人们一般都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实际上人们也应从资本主义生态

危机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在不触动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任何企图消除生态危机的举措都不可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那么，要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选择就是直面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制度，变

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是消除生态危机的最佳选择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可贵之处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一再发出声音，强调走向社会主义是消

除生态危机的最佳选择。他们把对生态危机的分析、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他们

给自己赋予的使命是在阐述马克思的资本与生态矛盾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论述马克思从生态

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奥康纳就这样说道:“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怎样使环境运动转变为
促进激进的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力量。”他的意思是，目前的环境保护运动如火如荼，关键在于

怎样使这一运动的力量转化为旨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变革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动力。 
  真正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不以资本为中心，不把资

本逻辑作为社会的主要组织原则，不按照效用原则把一切东西都变成“有用的体系”，也不按照

增殖原则一切都为着获取最多的利润，这样，就切断了资本与自然界的那种对立关系。也就是说，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然界已不单纯作为有用的工具，也不会无止境地从自然界猎取资源和无止

境地向自然界倾倒垃圾。 
  社会主义的宗旨是实现人的解放 
  社会主义社会不以资本为中心，其宗旨应当是千方百计地满足人的真正的需要，实现人的解

放，这样就不会出现过度的生产，不进行过度生产就不会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佩珀就强调，真

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存在严重污染的，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旨在实现人的解放，而消除污染是

实现人的解放的必要前提。“一个面向未来的观点必然承认，新环境道德要求新的人类关系，而

这必须建立在新的生产模式之上。”这种新的生产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倘若正确地运

用理论观点的话，那么必然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导致污染的社会。”其原因就在于:“共
同所有制将会有计划地使用资源，从而会使资源的枯竭最小化。”真正的社会主义会千方百计地

避免生产对任何人都没有实际用处的废弃物。它是为了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而生产，而不是为了利

润而生产，这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人类社会之所以要走向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人类之所以要

设计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一方面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另一方面则旨在消除生态矛盾。 
  人们一般都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实际上人们也应从资本主义生态

危机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与此相应，以前人们只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的角度来

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际上人们也应从生产条件的社会化的角度来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而一旦这样去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在解决生态危机上的得天独厚就一清二楚了。 
  不能将社会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发展生产力 
  实际上，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产条件的“更为社会化的供应模式”的发展，即生产

条件日益走向公共化和社会化，也会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此说来，“通向社会主义

的道路可能有两条，而并非只有一条”，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有两种趋势都能够导致生产力、生

产关系、生产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化程度的增加”。生产力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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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的社会化程度的增加固然会导致走向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

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化程度的增加”也会导致走向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只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前

一种趋势，也应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观察到后一种趋向。 
  如果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理解成只是发展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也会无止境地去“开发”自然，

即无限制地利用自然资源，那么社会主义与生态保护也就没有本质性的联系。事实上，这样去领

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片面的，起码没有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区别开来。马克思展望了一

个人与自然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的图景，这个图景是亲生态和新人类的。马克思曾说:“从一个较
高级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

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

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

给后代。”柏格特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指出，马克思的“公有财产”对土地、对自然的态度是使

用而非所有，是“联合生产”合理地管理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而且是以生产者作为他

们自己的社会组织的主人为前提的。柏格特指出，马克思强调“人与自然不是两个独立的存在物”，

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共产主义没有必要破坏人与自然的统一，而只是利用自然来服务于作为

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物的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恩格斯所说的“到那时，人将不仅感受到而且知

道他们是与自然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对自然承担的是管理责任。值得重视的是，柏格

特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财富观的生态意蕴分析。虽然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财富观是反生态

的；然而，柏格特指出，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增长的最终目的以及生产者对自然的利用方式已

保证共产主义的财富观是不反生态的。柏格特认为，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的增长和扩大再生产是

否是生态的，归根到底取决于“实践”的含义，取决于被满足的需要的本性。而在共产主义条件

下，人的需要主要是指减少束缚、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无限追求消费的需要。 


